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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这就是缘分吗？

两个陌生人被两条红绳硬绑在一块儿，

丝丝纠缠、团团难解，

直到捆扎出一个个解不开的死结时，

才发现彼此间根本无爱。

这时———

惟有拿把利剪，一剪子、一剪子剪开它；

或是找支刀片，一刀子、一刀子割开它。

这⋯⋯就是缘分吗？

“苏老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这名女子八字均属金，绝

对可以解决苏家的困难。”一位穿着黑衣的男子将手中

一叠资料交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手里。

苏亚夫，四十年前开创“昱达电子集团”，之后业绩

稳定成长，虽然近几年遇上全球性经济不景气，可是经

营方针的正确、雷厉风行的气势，让他们稳稳抓住顾客

的心，在商场上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。



割 爱
ｏｖｅ ｍｅ ｐａｇｅ 园园圆

三年前苏亚夫以年迈为由退休，将昱达交由孙子苏

子翼掌理。苏子翼更是以他双料博士的学历与留学美、

日的才华开创出更惊人的电子影音产物，顺利造就了昱

达的第二春。

如此之盛况如今为何陷入衰微呢？

这就得怪已退了休的苏亚夫为人所怂恿，投下巨额

资金于东南亚的观光事业上。本应是个非常看好的投

资，大多数的股东也都赞同这项决定，惟有苏子翼独排

众议，认为万万不可。

理由是东南亚的休闲区已趋饱和，这时再加入为时

已晚，倒不如拿这些钱去投资已开发国家的高级老年活

动馆。他主张，现在人口老年化趋势愈来愈严重，未来这

项需求定是必备的。

最后公司分为两派，一派支持苏老，另一派则站在

苏子翼这边。

然而苏子翼孝顺，见爷爷这般坚持，在无可奈何之

下签了那纸投资合约。

历经一年结果出炉，苏子翼是对的，苏老砸下的大

笔资金不但收不回来，银行闻讯也一一紧缩银根，这可

让年近七十的苏亚夫头疼不已。

虽然这些损失还不至于导致整个昱达的垮台，可这

次的投资在苏亚夫经商岁月中无疑是最大败笔。

所以，他一定要尽力挽回。

然而，当一个人六神无主之际，最爱求助的莫过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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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怪力乱神了。

也不知他从哪儿打听到苏澳有位大士可为人排除

困境、指点迷津，于是在保镖护送下，亲自前往寻问。

这一问，可是牵扯到苏子翼的后半辈子！

那位高人作了法后，只对他说道：“惟有让你孙子在

今年内找一位八字全属金的二十五岁何姓女子结婚，才

可以摆脱危机，逢凶化吉。”

这下可好，八字全属金的女子本就不多，又非得二

十五岁、姓何，眼看今年只剩下两个月，苏老只好委请征

信社代为调查。

耗了一个星期，如今总算有了眉目。

苏老看着手中的照片，这女孩虽眉清目秀、亮眼可

人，但体态纤弱，真能改变他过去那些错误的判断吗？

“就她一个符合？”苏老犹豫了下。

“短期间就只找到她一个。”对方坦言。

“这⋯⋯好吧，明天来我公司领钱。”苏老往后靠向

椅背，拿着桧木烟斗深深吸了一口。

“谢谢苏老。”

当征信社的人离开之后，苏亚夫便唤来身旁助手：

“阿强，去这个地址探探，我要跟那女孩的父母谈谈。”

说时，他已缓缓眯起了眼眸，细想着该怎么着手下

一步。

? ? ?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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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羽薇在公车站等车，但眼神却一直盯着由前方飞

驰而过的豪华奔驰，直到它消失于视线中，她才失望地

垮下小脸，暗忖：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让他注意到她

呢？

何羽薇在一家连锁百货公司任职会计，某天她从办

公室出来，正好遇上小老板江麟在各层楼巡视，就这一

面之缘竟让她的心直揪在他身上。

经打听才得知江麟的座车在下班时多半会从这个

公车站经过，为解相思之苦，她宁可多走一段路，来到这

里等车，只要能透过那墨色玻璃瞧见他模糊的身影，她

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撇撇嘴苦笑了下，才拉回视线，公车也准时来到，她

赶紧上了车，希望路上别塞车，好让她在晚饭前赶回家

中。

羽薇的父亲于半年前得了某种离奇怪病，经常会发

寒、发抖，母亲一人在家照顾实在辛苦，因此若时间允

许，她便会在晚餐前赶回去煮饭，好分担母亲的辛劳。

问过医生，父亲的病并非无药可医，但每天必须注

射从国外引进的治疗剂，这种治疗剂一针就计价上万，

一个月下来动辄近五十万，不是小康家庭负担得起。

何况现在母亲为了照顾父亲，只能做些手工补贴，

剩下的都靠她那微薄薪资，对于父亲，她还真是抱歉。如

果有机会能赚很多钱为父亲治病，她一定会很积极把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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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

“妈。”才刚进屋，她却见妈眼底闪烁着不同于以往

的黯然光芒。

“羽薇，你回来了，妈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”

何母一看见她，便走到她面前，急切地抓住她的手。

“什么好消息？妈。”羽薇扶着她到藤椅上坐定。

“刚刚⋯⋯刚刚⋯⋯”不知是兴奋还是伤心，何母还

没说就哭了出来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您别激动。”她紧张地直拍着母亲的

背脊。

“羽薇，你爸爸有救了。”何母拭了拭兴奋的泪水，又

问：“你听说过昱达集团吗？”

“当然听过了，昱达可是电子业大龙头呢！”羽薇笑

了笑，“怎么了？您怎么突然问这个？这又跟爸有什么关

系？”

“有关系⋯⋯当然有关系。”何母拍拍她的手，“刚刚

有两个人来，其中一位就是昱达集团老总裁苏亚夫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羽薇简直不敢相信。

“他们是来提亲的，苏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突然说

要找一个八字全属金的女孩做孙媳妇，你就是惟一人

选。”能嫁入豪门又能解决家里困境，苏母能不喜极而泣

吗？

羽薇跳了起来，紧皱双眉，“真的假的？哪有那么离

谱的事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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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下事无奇不有，就有搬运工中彩票，我们也可以

呀！”苏母笑道。

“不！妈，我看这事可能是您听错了，就算是真的，我

也不可能答应。”她与对方根本不认识，结婚⋯⋯简直是

开玩笑。

“你⋯⋯妈是绝不可能听错的。”她急急走到柜子里

拿出一纸合约，“你瞧，白纸黑字，所有条件全列在上头，

只要你点头答应，你爸马上送进医院头等房接受完整的

治疗。他还说他定会好好待你，把你当亲孙女般照顾。”

摇头又摇头，当看完那纸合约后，羽薇的头都快摇

断了，“不⋯⋯我不答应，绝不答应。”

“为什么？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放弃？”何母以为她会

跟她一样开心。

“这种丝毫不合逻辑的婚姻我怎能接受？八字全属

金的女人又不止我一个，他们以为娶了我就可以带给他

们金山银山吗？”羽薇激动不已，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消

息。

“你不该这么说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说？那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耶！”羽薇

喊出来，“您要我就这么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，我不

要！”何况她心里已有了江麟。

何母闻言只是愣住了，接着苦笑道：“我嫁给你爸时

也不认识他，这也是我的幸福？我的幸福就是像现在没

日没夜地照顾他，而他却日渐消瘦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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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着母亲的泪水，羽薇也傻住了，只是呆站在原地，

动也不动。

“羽薇，是妈没顾虑到你的感受，若你真不愿意就算

了。不过你还记得数月前你跟妈说过，只要有机会挣钱

为你爸治病，你一定愿意尝试。当时我还怕你去做那些

出卖肉体的傻事，对你耳提面命了好久。”何母摇摇头，

就要将那纸合约撕了。

“不——— ”她抓住母亲的手，垂着脑袋，颤抖地说：

“好，我答应就是。”

“羽薇，你是真的愿意？”何母握住她的手。

羽薇重重地点头，眼下这情况她能不答应吗？

这时代就是笑贫不笑猖，没钱的天生就要让有钱的

压，她⋯⋯看破了！只可惜她的美梦也碎了⋯⋯也该醒

了⋯⋯

? ? ?

想当然，当苏子翼听了爷爷的这个决定之后，虽不

见暴跳如雷，可也不满极了。他根本无法想象两个陌生

人要如何组成家庭，更何况他不是那种对女人抱着玩玩

心态的男人。

可是知孙甚详的苏亚夫压根不给他反驳的机会，当

场就抱胸抚额高喊身体不适，还离谱地住进医院，眼看

这情况，苏子翼已没有说不的权利，只好委曲求全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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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他不明白，在商场上叱吒多时的爷爷，为何也

会听信那些术士毫无科学根据的话？而这么做当真可以

挽救所投资出去的十亿美金吗？

眼看年底将至，时间所剩无几，苏子翼甚至没有与

他未来老婆培养感情的机会，就这么被推入礼堂。

更可笑的是，他还是在进礼堂的前一刻，才记住女

方的名字。

何羽薇⋯⋯很美的名，但愿人如其名。

不过他可不是个只重女人外貌的肤浅男人，只是非

常不赞同爷爷这种盲目的做法。然而爷爷年纪大了，每

每对他提及这事，就开始闹痛、装病，他还真是心底有苦

无处诉。

婚礼中，苏子翼直观察垂着脸蛋、微掩眼睑的妻子，

虽然瞧不清楚她的脸、她的眼，可他能够很清楚感觉到

她心里的不悦。

是啊！爷爷仗恃着自己的威望和财力，针对对方弱

点逼迫就范，在自尊心受损的情况下谁还开心得起来？

冗长的婚礼进行着，不少宾客、亲戚不时探问新娘

身世，又是怎么与苏子翼认识？这些答案也都让他给技

巧性地避开，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

题。

好不容易，最难挨的时段过去了，苏子翼和何羽薇

也在喜车迎送下回到苏家。

苏亚夫累了一天，已早早就寝：苏子翼则在外头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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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大学时期所谓的“死党”，最后一样是累瘫地回到卧

房。

才推开房门，他就看见羽薇身穿新娘礼服，坐在窗

边凝视着窗外。

苏子翼用力扯松了领带，看着她的背影慢慢走过

去，“怎么不把衣服换了？穿着礼服不是很累赘吗？”

羽薇不语，仍是一径地看着前方。

他眯起了眸，走到她身边，靠着窗凝望着她，“我知

道我们这桩婚姻让你很难接受，但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从

现在开始培养感情。”

羽薇依然不说话。

这时苏子翼撇嘴轻笑道：“我看这样吧，我先自我介

绍，你该不会连我姓啥名谁都不知道，我叫苏——— ”

“苏先生，不用了。”她忽然转过脸，怨怼地望着他，

“我想你娶我只是种形式，想借助我八字里的金吧？所以

你我有的只是利益关系，其他的根本就别想也别讲太

多。”

苏子翼望着她脸上那道凄冷的笑，刹那间似乎被她

那孤傲的美给吸引住了！

“你太激动了。”他不怒反笑，“我看得出来，你今天

把自己绷得太紧了。”

“我——— ”羽薇定住身子，回想着今天所发生的事，

她当真是什么也不记得，只知道她一直都紧紧抓着裙

摆，深怕每个人出口的询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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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还好的是，他都为她一一揽下了。

“去洗个澡，把衣服换了，你就会轻松些，嗯？”就连

现在他仍对她的无理取闹表现出绝佳的风度。

羽薇这才扬起眼睫，仔细看向他，发觉他的确不愧

为名媛淑女们争相抢夺的黄金单身汉，除了有一副极度

完美的衣架子外，更有张无懈可击的男性化 云粤悦耘，就算
拿江麟来与他比较，在外型上还是差了一截。

倘若他不是她的丈夫，他们或许会成为好朋友。

只可惜⋯⋯唉！

“你不用对我那么好。”她别开脸。

“你是我的妻——— ”

“不是，我不是你的妻子。”羽薇捂住耳朵，眼角逸出

泪影，“你可曾想过我有没有男友、有没有心仪对象？就

奸诈地拿钱逼我就范。”

他眯起了眼，却瞧不出他心底的想法，“那你有吗？”

“我⋯⋯”她愣住，紧接着点点头。

她没说谎，她已经暗恋江麟好久了。

苏子翼心头紧紧一束，老天！爷爷究竟干了什么好

事？该不会拆散了人家一对有情人吧？

“论及婚嫁了？”他又问。

“没。”那只是她的单恋，八字都还没一撇呢！

苏子翼似乎松了口气，“你放心，我会尽快让我爷爷

找回信心，让他放了⋯⋯我们。”

我们？！羽薇瞪着他，说得好像他也是受害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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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的意思是？”她依旧没搞清楚他话中的意思。

“我是说⋯⋯你就先委屈一下，我会尽快说服我爷

爷，让你我离婚，还你自由。”他这样说，够明白了吧？

“可以吗？”羽薇半信半疑。

“我说了，我尽力。”苏子翼微眯起眸子，细望她那张

终于不再紧绷的容颜，“我已经说了那么多，那我们是不

是⋯⋯”

“是不是什么？”她提防地往后一挪。

“朋友。”他悠然如风地淡淡吟出这两个字。

“朋友？！”羽薇不解地看着他，“你那么有钱，还缺朋

友啊？”

揉揉鼻翼，他笑了出来，“朋友跟有没有钱没关系

吧？”

“那可有关系了，我家穷，知心朋友没几个。”想想百

货公司内职员那么多，可她惟有张瑞卿这么一个较知心

的朋友。

“那是你不愿与人交心。”他想了想。

羽薇闻言一震，呵⋯⋯他什么时候又变成她肚子里

的蛔虫了？

他说得没错，她因为自卑，在人前总是低头不语，这

种情况下又怎可能交到什么知心朋友？

“看来，你真的没有知心朋友？”苏子翼扯了抹淡逸

笑痕，“那么我毛遂自荐怎么样？”

她听得眼眶微热，可仍不敢置信， “那我们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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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⋯⋯”

小说里不是写着男人一到夜里都会兽性大发吗？他

这种好心性又会维持多久呢？

“晚上？”他怔了下才弄清楚她在担心害怕什么，“家

里还有许多客房，可为了不让爷爷起疑，我们还是必须

同房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羽薇跳了起来，“哪有朋友是这么交的？”

“你别误会，是你睡床上、我睡沙发，可以吗？”双臂

环胸的苏子翼也跟着站直身躯。

“这⋯⋯好吧，勉为其难。”犹豫了一会儿，她才不甘

愿地吐出这句话。

“看在月老硬是将我们俩绑在一起的缘分上，可不

可以答应做我交心的朋友？”他平淡的眼神里藏着一丝

幽光。

“缘分？”

“嗯，缘分。”

“好吧。”羽薇轻吐了口气。

“又一次勉为其难？”轻笑声畅意洒落，他又对她漾

了抹魅惑人心的微笑。

羽薇看得心头一撞，随即摇摇头告诉自己，他只是

个有钱又帅气的男人，根本不会真正属于她。

蓬门女嫁入豪门的结果，用膝盖想都知道，哪一个

“悲”字了得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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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?

何羽薇长那么大，还头一次与一个大男人独处于一

间房里过夜。

所以她始终睡不安稳，就怕那个白天看似绅士的男

人一到了夜晚，就会像饿狼扑羊般朝她冲过来，致使她

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

而他却睡得极沉，发出的细微鼾声说明了他性情也

如同他夜里表现出来的冷静一样，这么稳重，她是该相

信他才对啊！

再说，现在她已经是身入虎穴，再来就只好看自己

的造化了。

就这样，羽薇提防性地看着他⋯⋯看着他⋯⋯不知

不觉中慢慢睡去。

直到她睡着了，苏子翼才张开眼，挪了挪不舒服的

身体，想想他身高一九○却要挤在这张长度才一七○厘
米的沙发上，怎能不难过呢？

可为了怕她紧张、害怕，他一直不敢有任何动作，只

好强迫自己暂时当一座雕像了。

坐直身躯，他捶了捶酸疼的肩颈，披上睡袍走到落

地窗外，看着已微露晨曦的天之角，随即发出一丝轻笑，

对于自己如今深陷的处境感到不可思议。

苏子翼呀，你这辈子从没想到过自己的婚姻大事竟

是在这种草率的情况下被决定了。



割 爱
ｏｖｅ ｍｅ ｐａｇｅ 园员源

转身靠在栏杆上，透过落地窗，看着躺在床上的女

人⋯⋯他的妻子，苏子翼忍不住笑了，看来这场无厘头

的婚姻惟一的好处就是让他认识了她———

这个带着任性、傲气又有丝可爱的小女人。

轻吐了口气，他索性躺在阳台的长型藤椅上，任思

绪游走，他想⋯⋯累了他便会睡了⋯⋯

然而生理时钟非常准时的他在五点之前便已清醒，

习惯性地穿上一身轻便运动服，到住家附近的山路晨

跑。

而在他晨跑的时间里羽薇也醒了，当她一张开眼，

看着眼前一片陌生的天花板，连忙跳了起来！再看看屋

里的摆设，她蓦然想起了一切———

她结婚了⋯⋯嫁给一个她之前根本不认识的男

人！

不由自主地，她的视线缓缓飘到沙发上，却发现他

已不在那儿，而且被褥整齐地叠放在她身旁，那他人

呢？

下了床，她也披上睡袍缓缓走出落地窗，外头微风

沁凉，让她忍不住打了记哆嗦，才打算回房，却看见他远

远从前面的小路跑了过来。

原来他是去晨跑了。想想自己，她不禁汗颜，根本算

不出来自己到底有多久没好好运动了，过去她的生活就

是在上班回家、回家上班中度过，还得夜夜听着父亲被

病魔摧残的呻吟，却苦于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又哪有心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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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呢？

“嗨！”

苏子翼也看见了她，绽开健朗的笑容在底下对她打

招呼。

“嗨⋯⋯”羽薇愣了一会儿，这才迟疑地举手响应。

“你可以去洗把脸换件衣服，这时候阿珠已经准备

好早餐了。”他看了下表，又对她说。

“喔。”她拉拢睡袍，赶紧踅回房里。

接着羽薇整理好仪容，换上苏家之前便为她购置的

衣服，怯生生地下了楼，可一到饭厅，却见苏亚夫已坐在

餐桌旁了。

天选她整个人定在饭厅外，迟迟不敢入内。虽然她不
喜欢他以钱压人，可是苏亚夫形之于外的威严还是令她

望而生畏。

苏子翼好似听见脚步声，猛一回头正好看见她站在

外面，像门神似的杵在那儿。

“怎么不进来，可以吃饭了呀！”他饶富兴味地说。

何羽薇这才缓缓步进餐厅坐在苏子翼身侧，她知道

形式上她是该喊苏亚夫一声“爷爷”，可她根本喊不出

口。

苏亚夫似乎也不在意，只道：“初来我们家，你一定

还不习惯，不过久了你就会习惯些，快把东西吃了，待会

儿你们就可以出发了。”

“出发！去哪儿？”苏子翼挑眉问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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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度蜜月呀！怎么？哪对新人不度蜜月的？”看来苏

亚夫除了听术士之言乱点鸳鸯谱之外，其他倒挺开通

的。

问题是，两个无爱之人要以什么样的心境去度蜜

月？何况⋯⋯他们之间可什么也没发生。

苏子翼心想，反正他无所谓。于是他转向羽薇，“你

说呢？”

全身绷得紧紧的羽薇这才抬起脸，“随便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还算陌生，压根没想到蜜月的事，所以

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，就去纽澳度度假、散散心，顺便

培养一下感情。”苏亚夫以他那公事公办的语气说道。

苏子翼感觉得出来羽薇的不悦，“爷爷，能不能缓一

阵子？”

“机票都订好了，而且你也请了婚假，这时候不去，

以后你可会忙得没空出国，你愿意委屈羽薇？”老奸巨猾

就是老奸巨猾，一句话堵得苏子翼哑口无言。

“羽薇。”苏亚夫突如其来的一喊，让她吓了跳。

“你的工作就别再做了，蜜月回来便去辞了它。”他

们苏家的孙媳妇又何需抛头露面。

可他这句话却引来羽薇重重的反弹，“不，我要去上

班。”

对于她如此激动的反应，苏子翼也觉得困惑。不过

他不会问，交心的朋友不就是贵于她自愿将心事告诉

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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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是苏亚夫满腹不解，“为什么？你娘家的一切我都

负责打点。”

“不是这个关系。”她抿起唇。

“那是？”

“反正我绝不辞职。”羽薇含着泪，大声嚷出。她已把

自己的所有都卖了，为何他还要剥夺她看“他”的机会？

苏亚夫蹙起老眉，“你——— ”

“爷爷，给她这份自由吧！”苏子翼忍不住替她说

话。

“我不同意。”

“好，那我决定和羽薇搬出去住。”不忍见她流泪，他

头一次这般强势地对爷爷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
过去他一切都听他的，并不代表他软弱，而是他体

谅年迈的爷爷，得过且过中不愿与他争执。可今天爷爷

的强硬让他觉得太恶霸了。

“子翼！”苏亚夫愣住。

就莲羽薇也愕然地看着他，对他投以感激的眼神。

爷孙俩相视了好一会儿，苏亚夫总算放弃了，“好

吧，随便你们。”说着，他便丢下刀叉，离开了餐桌。

“对不起，为了我害你们——— ”

“没关系，晚点我去逗逗他就没事了，返老还童嘛！

他喜欢旁人主动亲近他。”苏子翼话中有话地说。

“嗯。”羽薇点点头，忍不住又抬眼看着他吃东西的

侧面线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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